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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回第二十三回  扮新婦大鬧呂閣寨　躲飛災合家逃外鄉扮新婦大鬧呂閣寨　躲飛災合家逃外鄉

　　話說惡豪奴呂福一問，那有緣說：「全搭走啦，到人家去亮去啦。我們櫃上有一面亮的圍子，您想能用不能用？每年亮一次，

這是頭年新制的。」呂福說：「你同我看一看去。」當下二人到了北屋。他一看那一頂轎子，非常寬大，�成新的。呂福說：「足
成。那麼你給算算，一共合多少錢。」有緣說：「好吧。咱們到賬房算吧。」二人來到賬房。有頭兒拿過算盤，心中一動，暗說：

「上次你來跟我們東家借�兩銀子，沒借給你。不用說，你這是要坑害我們一下子。沒別的可說，我先給你來個半包。轎子丟啦，
我們不傷本；回來啦，那算我們賺著啦。想到此處，略微算一算，遂說：「一共五百兩吧。」呂福說：「你是賣給我們怎麼著？有

交情也別宰呀。」有緣說：「怎麼賣給您，一千五也不賣呀。您上全縣裡打聽去，誰家也賤不了啊。這時頭還給您打一成啦。」呂

福說：「一成不一成，那到沒關係。你看你們這轎子有多破呀。雖然說沒花我的錢，可是亮在棚裡，叫他的親友們一看。你說的這

個數，我簡直給人家報不下去。」有緣說：「那麼您給多少錢呢？」呂福說：「抬轎子的、打執事的，滿歸你們去開銷，一包在

內。」有緣說：「管家，我所要的就是一包在內。」呂福說：「不管你怎麼算吧，我一共給三百五�兩成不成呢？」有緣兒說：
「不行不行。那麼您上別處去講吧，照這個數兒要講的好，我奉送您白使。」呂福說：「得啦。你別另要五百，我也不給你們三百

五，乾脆我給你們四百兩吧。」有緣說：「您再給添一點兒吧，四百兩我開發不出來。」呂福說：「這麼辦得啦，我再給您添三

�。」有緣說：「您給四百五�不成嗎？那不那二�歸您啦。」呂福說：「好吧，轎圍子我得看一看呀。」有緣說：「反正對的起您
就是。」呂福說：「你拿來我看看。」有緣說：「這個是我們掌櫃的一開買賣時候定做的，一回還沒使啦。」說著從櫃裡取出一個

包袱來，打開一看，滿全黃啦。呂福心說：「這許是有井的那一年做的，要不然不能放的這個樣子。遂說：「有頭呀，反正後天你

們櫃上也忙，莫若你今天就派人給搭了去。再去八個吹鼓手，打執事的去不去則可，抬轎子的，那天夠不夠，那都沒問題。我們莊

內，有的是人，可以替換著搭。」有頭說：「好吧。您先把錢會過吧。」呂福當時給他們取出四百三�兩，交給他收好，遂叫過一
個小伙計來，名叫飛來鳳的。叫他同著呂管家，去到南門外橋頭上，把他們全叫了來。飛來鳳答應。　　兩個人到了南門外。他站

在橋上，一喊「張頭、趙頭、劉頭、李頭。」當時有許多人過去將他圍住。有人問道：「嘿！飛來鳳。是白事，是喜事呀？」飛來

鳳說：「是喜事。」那人又問：「是那裡的本家呀？」飛來鳳說：「男家是呂閣寨。」那人又問：「上那裡去娶去呀？」飛來鳳

說：「女家是莫家村，莫老達官之女。」那人說：「我的媽，那可慢著吧。莫老達官之女，那能給他呀？我先問問你，是白天娶，

還是夜間娶呢？」飛來鳳說：「白天。」那旁劉頭說道：「咱們要是去呀，可得見景生情瞧事做事。」李頭說：「據我所說，那還

是別去者為是。因為那位莫老達官，不是好惹的，去了也沒好兒。」張頭說：「你可別那麼說。呂閣寨也不是老實手。咱們不為掙

錢，為的是瞧熱鬧。」劉頭說：「這個熱鬧瞧不瞧的不吃勁。」這正說著，從南邊來了一人，此人姓邢名叫邢寬，大家給他送一外

號，叫行不開。劉頭說道：「得，行不開來啦。叫他給出個主意，去是不去。」邢寬忙問甚麼事。李頭一說，邢寬一聽忙說：「你

們脖子後頭要是離了縫，就可以去。」飛來鳳說：「邢大哥，你不去可別在這裡破壞。」邢寬一聽不好再說。這四個人算是答應去

啦，六個人一同回到鋪中。齊好了人，一同抬著轎子，來到呂閣寨。呂祿見了呂登清備說一遍。他們這裡完全預備好啦，淨等莫家

送人。耗到三天眾家親友全到。這裡慶賀彩棚，大家熱鬧一天，也不見送人來。到了晚半天，呂登清等急啦，忙問道：「福兒，怎

麼莫方沒送來呀？你得想辦法才好。」呂福說：「您借知縣的福份，穿上官衣，騎著馬。咱們帶著打手前去，後邊跟著轎子，再預

備樂器在橋子頭裡。叫他們在前拿著火把，咱們前去娶去。」呂登清一聽，也只可如此。他便收拾俐落，外邊齊好了人，大家一齊

向莫家村而來，按下不表。

　　如今再說莫家村中的莫方，到了第三天晚上，便向他妻李氏說道：「今天已到三天，想那呂登清一定前來搶親。我能護庇你們

母女，那還猶可，如果不行之時，我是抱刀自殺，後事我就不管啦。」說到此處，不由得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天爺呀。想我莫方，

一生沒作過甚麼缺德之事，為甚麼單叫我遇見了呢？」莫方這麼一長歎，屋中正趕上石祿吃飯，忙叫道：「二格，這是誰長歎

啦？」伙計說：「達官爺，您吃完飯您走就得啦，不用打聽我們的事。」石祿說：「不成。我得打聽打聽，我吃好好的飯，為甚麼

後頭唉聲歎氣？」伙計說：「也真怪道，家中無事，各位達官，是常來常往。自從呂祿走後，一位也沒來，真是怨冤湊巧。」石祿

說：「二格，甚麼達官呀？不是我來就成嗎？」二格說道：「您來了不成啊，也是管不了呀。」石祿說：「別管甚麼事我也能管。

」伙計說：「您一個人可管不了此事。您還有多大能為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我生來一世，專愛打抱不平。你說吧小子，有甚麼事？」

伙計便將此事一說。石祿說：「好小子；原來是莫老有一女孩，銅頭要搶，對不對？」伙計說：「不錯，是他要搶。」石祿說：

「那小子頭是銅的嗎？」伙計說：「不是呀，他也是肉的。不過是外號叫銅頭太歲。」石祿說：「他架的住我一個嘴巴嗎？」伙計

一撇嘴。石祿說：「小子你別不信。你來看。」說著將碟盤往裡一推，掄右手一叫功夫，往下一打。「卟哧」一聲，立時將桌子一

角，劈了下來。遂笑道：「你看他們來多少人，我全包園，是每人一個嘴巴。」伙計心中一想：也許是我家達官命不該絕，五行有

救。石祿過去抽出雙鏟，說道：「二格呀，你看我能管不能管？」伙計一見連忙跪下了，說道：「大太爺，您要能管可真是我們全

村之福。因為莫老達官，乃是全村的福星。我先替他謝謝您啦。」石祿說：「二格，你去帶我見一見老莫去。」伙計說：「好吧。

」當下帶同石祿，出了店，進巷口，到了頂頭的那門。伙計說：「您先在此少等，待我上前叫門。」石祿此時是短衣襟小打扮，手

提雙鏟，站在一邊。

　　伙計上前打門，說：「達官開門」。莫方在裡面問道：「誰呀？」伙計說：「是我，您大喜啦。」莫方一聞此言，不由大怒：

「此時已到定更天，不久人家就要來，還有甚麼可喜？」伙計說：「達官，您不必著急啦。這裡有一位大太爺，要管咱們家中閒

事。」莫方一聞此言，連忙將門開了，問道：「是那一位呢？」伙計說：「就是此人。」那石祿一看，心中就有點不樂意，暗想：

「他又是達官，不用說，又是跟咱爸爸有交情。」莫方說：「黑漢。」石祿說：「作甚麼呀？」莫方說：「你家住那裡？姓字名

誰？真跟我有過命的交情，我才叫管啦，沒有很大的深交，我不叫管。那時你回到店房，睡覺去吧。」石祿說：「老排子，你嘴底

下有那麼長的毛，我不能說。」莫方說：「你不說，你就不用管啦。我長鬍子與你無干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姓走，名叫走而大，家住

大府大縣大村，我家樹林子沒門。」莫方一聽這說的全是假名假姓，遂說道：「黑漢呀，你不用管我家閒事啦。我的事不叫你管，

我與你素不相識，你管閒事是白白的前來送死。」石祿說：「莫子，你叫甚麼呀？」莫方說：「我姓莫名方，別號人稱花刀將。」

石祿說：「誰叫你花刀將啊？」莫方說：「各路達官全知道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就不知道。」莫方道：「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吧，休來

打攪。」說完叭的一聲，把門給關上啦。石祿一見急啦，上前一抬腿，「卟哧」一聲，當時把門插關給砸折啦。莫方一看，心中大

為不悅。自己一想「哎呀」，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脫不過，也罷。想到此處，拔出金背砍山刀來。石祿一見說：「老莫呀，你要不

叫管，我叫你死在雙鏟下。我在此等銅頭。」莫方一見他那對軍刃，好生眼熟，忽然想起一友，忙問道：「黑漢，我來問你，你家

住那裡？說出真名實姓來，我聽一聽。我是怕你一人不是呂登清的對手，所以才不叫你管。他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」石祿一步邁

到院中，聽見西屋有婦女啼哭，遂嚷道：「莫子，你有朋友沒有？」莫方說：「你還提啦。我若是有朋友，早就來啦。」石祿說：

「好！那我就告訴於你。我住家夏江秀水縣，石家鎮，我姓石名祿，外號人稱穿山熊，大六門第四門的。」莫方一聞此言，忙跪倒

說道：「待我謝天謝地。原來是玉藍來啦。想我與石錦龍乃是八拜之交，真是人不該死，五行有救，作夢也想不到你來啦。玉藍

呀，你這是從那兒來的呢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從京都來。」莫方一聽心中暗想：世上人同模樣的也有，同名同姓的也有，遂說道：

「石祿，你二叔叫什麼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二叔石錦鳳，三叔石錦彩。」莫方說：「玉藍你隨我來。」石祿將一對鏟放在皮褡子內。

莫方也把砍刀裝入鞘內。石祿跟著莫方來到東房廊子底下，那裡擺著一桌酒席。石祿說：「老莫呀。我來晚了吧。」莫方說：「不



晚。」石祿說：「不是全吃完啦。」莫方說：「還沒動盤子哪。你就在這兒吃吧。」石祿在廊子底下吃飯不提。

　　且說莫方來到東房底下，西房後窗戶，大聲叫道：「伙計你們來兩個人。」伙計說：「達官您找我們有何事吩咐啊？」莫方

說：「我要求你們點事。」伙計說：「您對我們可以說恩深似海。有甚麼事您自管說，那有求的道理呢。」莫方說：「伙計，你們

貴姓呢？」伙計說：「我姓王叫王英。」那個伙計說：「我姓李叫李忠。」莫方見這王英，俐齒能言，遂對伙計說：「王英，你到

南門外大道等著去。如果見了呂登清大眾來時，你要這麼這麼行事。」王英答應。遂又向李忠說道：「你在南門外大道上，聽見有

鑼鼓響亮，趕緊回來報告我莫方知道。我就感謝你二人的大恩了。」李忠王英二人點頭答應，轉身形走出去了。莫方見他二人走了

之後，一看石祿，已然吃得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。石祿後來吃的都嚥不下去了，用手直揉肚子。石祿說：「老莫呀，我可不吃啦。

」莫方說：「玉藍，回頭呂登清來取你妹妹時，你會學你妹妹哭嗎？」石祿一咧嘴，「啊啊啊」的一哭。莫方說：「這不成。你得

細聲細氣的哭。」石祿說：「我會了。」說著又「嗚嗚」的哭起來了。莫方說：「得啦，姑娘別哭啦。」石祿答應，石祿說：「老

莫，我渴啦。」莫方說：「你渴啦。我給你燒點水去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可不喝熱的。」莫方說：「東邊有水缸。」石祿喝了一瓢涼

水。莫方將石祿帶在南房，莫方在院中等候他。

　　西裡間莫彩娥，把燈光吹滅不表。翻回來再說王英李忠。二人走了之後，李忠說：「大哥你多受累啦。」王英說：「你聽鑼鼓

喧天，你趕快回莊，稟報達官知道。」王英一個人來到西邊一看，果然鑼鼓響亮，燈球火把。王英一看離著不近，遠遠看見一匹

馬，王英便跪在車轍道上，說：「大姑老爺，您休發雷霆之怒，暫息虎豹之威。我家達官將小姐許配您，是求之不得，盼想您莊內

媒婆不來，要是早來早就做下親了。自從呂管家前來下定禮，我家達官喜樂非常，並且請了一位合婚的老先生，真乃是千里姻緣一

線牽，也是月下老兒造定，前世前因配就的。合婚的說，就是犯一點隔閡。我來問您，您的青春多少？」呂登清說：「我三�有三
歲。」王英說：「合婚的人，真有未到先知一般。我家大小姐，方才�九歲。您夫妻二人占兩個單。說您彩花為媒，是�七日，呂
管家下彩禮是二�三，今天二�五，共合五個單。免去五光，日月星為三光，燈火為二光。我家小姐要叫五光有一光照著，有一花
燭之夜。第二日你夫妻二目雙瞎。你二人衝撞五光神位。」登清說：「祿兒，叫他們免去燈光火把。」李忠往回走來，他回到呂家

寨，來至莊院，客棚彩棚，完全止滅不提。呂福兒說：「員外，咱們別把牛角泡燈弄滅。」伸手探刀囊取出一張江白帖，用燈罩

著。（書中一句垫筆書。呂登清沒有死啦，將長命燈點啦。）王英說：「姑老爺，你帶來鼓樂。你夫妻要不犯隔膜，我家員外就用

花紅彩轎給您送去啦。您吩咐手下趕緊吹打鼓樂，我莫家村鳴鑼響鼓，好和我家小姐出閣。」這才吩咐手下敲打鑼鼓。

　　南村頭李忠聽見鑼鼓齊響，趕奔莫家門首說：「莫老達官，您趕緊預備。呂登清硬下花紅。」莫方說：「好吧。你上店裡等著

去吧，這裡沒有你甚麼事。」李忠走去。莫方到了南房，向石祿說道：「你可多加小心，一個也別叫他們跑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您不

用囑咐。我全知道。」正說著有人來報，說：「有寨主前來搭娶親近之新人來啦。」莫方連忙往外走來，見了他先上前見禮，說

道：「姑老爺，因為合婚的先生說，你夫妻二人犯點隔膜，就應了他的批八字，說一不准見日月星三光，二不准見燈火，丑時頭上

轎，亮寅時中下轎。那時才能扶保你夫妻二人高枕無憂。」呂登清一聞此言，急忙上前行禮，說道：「老人家，小婿與您叩頭。」

莫方趕緊用手相攙，說：「姑老爺快快請起。我的女兒給了您，平地登雲，茶來張手，飯來張口，使奴喚婢，享不盡榮華富貴。你

夫妻若不是犯這個外祟，我給你置辦一點家俱。姑老爺呀，我女兒過門後，您千萬到我家來一次，因為我有緊要拜托之事。」呂登

清說：「好吧。過些日子我一定前來，聽您的教誨。而今我先入內拜見我的岳母。」莫方說：「可以不必了。因為你岳母，刻下染

病在牀。您趕快把轎子搭過來。」呂登清說：「是，是。」連忙令人將轎子抬過來。莫方說：「姑老爺，咱們是一不忌，百不忌

啦。」當時就將轎子搭了進來。這時轎子頭兒問道：「老達官爺，小姐在那兒上轎哇？」莫方說：「南屋裡。」頭兒一聽，便命人

將彩轎搭到南房屋門口，請新人上轎。

　　莫方便將呂登清叫到一旁，囑咐他說道：「姑老爺，此後我女兒，到了您家，一切都是欠學。您可別以為他誠心不會做，必須

多擔待，才是正理。因為她在家中，全是吃獨了，飽慣啦。她要與您做衣服做的不好，您得多原諒她，一切都是初學。」呂登清

說：「老人家您可千萬別不放心。可是我那賓朋所提，您不能夠從村中借一個醜姑娘來，把您的姑娘替換下來。」莫方一聞此言，

心中大怒，暗暗說道：「你這小子，真要是應當死在我這裡。你這小子也許親身到屋裡看看去，那時保管你被人打死。」莫方想到

此處，遂說：「你這個朋友，準是披毛帶掌，橫骨插心，不是人類。要講男子丈夫，焉能有說出不算。」呂登清一聽，連忙說：

「老人家您先別動怒。我得到裡邊看看去。」莫方說：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給誰家不是給呀？你去看一看去吧。」呂登清說：

「好吧。待我進去看看去。」說著他就往喜房裡走。莫方偷眼看著他。呂登清將登台級，他回頭一看，見莫方面向西，並無驚慌之

色。自己這才放了心，連忙回身說道：「岳父請上，受小婿一拜。」拜罷站了起來。莫方說：「賢婿你不知。要不是你夫妻犯忌三

光，我早就將小女以及嫁妝，送到貴府去啦。如今既是您親來迎娶，我心意已然表明。你千萬別聽過耳之言。」呂登清說：「你老

人家，千萬別動怒啦。小婿我是聽了過耳之言。請您多多原諒。」莫方說：「姑老爺，宋時年置的大禮，您可知曉？」登清說：

「小婿一概不知。還得請您老人家指教一二。」莫方說：「好！這大禮之中，有抱轎的規矩。因為我偌大的家產，不能叫她給我踩

了去。我必須親身抱上轎。」說著話他進了南房，忙叫轎子合到門口。呂登清聽見屋內莫方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如今算是人家的人

了。從小你在家中，我每月給你�兩銀子，為是買些花朵脂粉之用。如今這些銀子，我一概不用，隨著轎子搭過去吧。」說著就聽
見咚咚的響，好像是放銀子似的。原來他與石祿在屋中，正預備上轎。先故意的假作出來放銀子，為是解他們之疑。因為石祿身體

分量太重。那石祿爬上轎子又退了下來，低聲說道：「這小屋子裡太小哇，我轉不開身。」莫方說：「你必須往裡倒才成哪。」石

祿點頭，當時上轎坐好。莫方說：「你們往外搭吧。」當時四個轎夫，往起一搭，沒抬動。石祿用的是沉氣功，要不是新轎子，底

下能坐塌了。外面一看搭不起來，又叫過四個人來，這才搭起。搭到前院，安好轎桿扶手。全安放齊畢，又將頂子安好。八個人搭

起，莫方來到前頭來看，令他們搭手，遂說：「姑老爺請上馬。你們夫妻二人，團圓去吧。」呂登清這才歡歡喜喜的上馬。呂福頭

前引路，吹打著音樂，他們一同回呂閣寨去啦。那呂登清心滿意足，眼看著那千姣百媚的姑娘是上了轎啦，這要搭了回去，有多美

呀。他那裡知道，把閻王爺給抬了來啦。

　　且說莫方看見轎子已走，將雙門緊閉，自己回到屋中。雙膝跪倒，叩拜家堂佛，說道：「佛祖的保佐，千萬別叫我家遭橫禍。

弟子莫方，我就感念您的好處啦。」禱告完畢，他進到西屋，向他妻說道：「以後無論有甚麼熱鬧，不准她前去。」又說道：「姑

娘，以後無論將你許配誰家，你不准在門前看熱鬧。倘若不聽，我的賓朋是多的，若是被人看見，別說我意狠心毒。那時我是派人

將你治死。」嚇得彩娥連連點頭。莫方說道：「我必須換好夜行衣，前往呂閣寨。那石祿替你我前去除禍，他一人進入虎穴龍潭。

倘有不測，那時石錦龍問我幾句，我是何言答對？」說完話他到了東屋，當時換好夜行衣，背上砍刀，追了下來。看轎子正在道上

走，黑洞洞的只有一個牛角燈引路。這也是呂登清惡貫滿盈，他才來到莫家村來搶親。

　　話說莫方，在道的南邊走。他見有片樹林，便躥了進去。到林裡一看有五條黑影，忙問是誰？當時有人說：「師父。弟了鄧萬

雄等在此。」莫方說：「好！原來是你們弟兄回來了，你們怎麼知道的呢？」鄧萬雄說：「師父，您先不用管。但不知轎子裡，可

曾是我師妹？」莫方說：「不是，這也是咱們家門有德。原來你師叔石錦龍的次子，玉藍來啦。我才打發他上了轎子。你們來了，

我就不去啦。你等五個人，隨著進到他家，看情形幫助於他。」說完莫方自回莫家村去了。這裡雙鞭將鄧萬雄、鋼叉李凱、銀叉李

繼昌、小靈官燕清、小花刀莫陵，他們五人自從保鏢車，穿過縣城，往西而行，順大路趕奔西川。一日無事。第二天晚間打店，吃

晚飯，一夜無書。到第三天他們又從店中動身，五個人在車的左右，往前行走。鄧萬雄說：「四位賢弟。據我恩師所說，在鏢行之

中就屬你我的叔父閃電腿劉榮，他的腳力最快。除他之外，賢弟你們看，就是此人。」說著話用手往西一指道：「他叫飛毛腿果

豹。」哥四個一聽，忙向西觀看，果然來了一人。見此人身不高，上身短，下身長，細長的兩條仙鶴腿，一身瓦灰色的衣服，青紗

包紮腰，緊襯俐落，外罩一件瓦灰色的通氅，青布包頭，魚鱗灑鞋，藍色襪子，花布裹腿。人到了切近，五個人連忙下馬。那果豹



說道：「鄧賢弟不必下馬啦。你們這是上那裡去呀？」燕清答說：「我們這是要上那西川尤家屯去一趟。那麼您這是上那裡去的

呀？從那裡來呢？」果豹說：「我剛從尤家屯來。為是到五合樓，望看我拜兄。」萬雄說：「您趕快的走吧。王鐵山還叫我給你帶

話啦，他上樓下樓腿腳不俐落，你快去吧。」果豹一聞此言，說：「好吧，那咱們再見啦。」說完他飛身上馬，一直來到莫家村。

到了五合酒鋪，面見王鐵山。鐵山說：「兄弟你來啦，趕緊的還得回尤家屯。」果豹說：「這是為何呢？」王鐵山說：「莫老達官

家中出了事，今有呂登清他要硬下花紅。這事不能遲緩，快叫他弟兄回來。」果豹一聽，連忙辭別王鐵山，離了酒樓，飛身上馬，

便往下追下。頭一天沒追上，第二天的晚上才追上。看見鏢車在前邊走，這才高聲喊叫，說道：「賢弟你們別走，萬雄別走！」鄧

萬雄一聞此言，連忙命車站住。他們已然出來四天啦。果豹來到近前，說道：「五位賢弟，你們快些回家。鏢旗不是在車上插著啦

嗎？」鄧萬雄說：「老哥哥我們家中有甚麼事呀？」果豹說：「你們可別著急。」遂把呂登清硬下花紅，要搶親的事說了一遍。鄧

萬雄哥五個一聽，不由大怒，這才各人收拾齊畢，各人一口刀。莫陵說：「這可是他自行找死，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！他搶莫家村的

婦女，我們還不容他哪，何況他敢到我家，要強娶我的胞妹。這小子真乃大膽！果大哥您將鏢送到尤家屯，千萬把空車一齊帶回才

好。」果豹答應，督催車輛往西而去。這哥五個直往回來，斜道奔了呂閣寨。這天到了正東路南，不足四里地，有片樹林。五個人

到了林中，各人全換好了緊衣。正在此時，正西鑼鼓喧天，燈球火把，一片火光，少時轎子從林前經過。莫陵長身就要出去。鄧萬

雄一伸腳把他絆倒。莫陵說：「兄長您為何把我踢倒？」萬雄說：「此時他是空轎。你一出去把他截住，他要問你幾句，你有何話

說？你准知道是搶你妹妹嗎？那時他看見咱們弟兄一到，他不去啦。如今必須等他回來之時，有了憑據，那時再攔住轎子。」正在

說話之時，有一人跑過，正是祿兒。又待了一會兒，遠處鑼鼓聲響。轎子回來啦，可看不見燈光火把，只有一個小小的燈亮。萬雄

說：「不是他們掌著明燈，一定還有變化。咱們出去看看去。」五個人剛要往外走，忽然從外面跳進一人。萬雄忙問是誰？」莫方

說：「是我。」五個人上前見莫老人家。莫陵說：「爹爹，呂登清他真到咱們家中強娶我妹妹嗎？」莫方說：「正是。你等不知，

人要是不該死，五行有救。你們走後，他派呂福前去下定禮。我正在為難，可巧你叔父石錦龍的次子到啦。」莫陵說：「莫非石祿

嗎？」莫方說：「正是玉藍。如今是他坐在轎中，要大鬧呂閣寨。你們來到，我就不去啦，你弟兄到了那裡，是暗中看他的膽量如

何，保護他。」五人點頭答應。莫方自回莫家村不提。

　　且說萬雄弟兄五人，出了鬆林，在背後暗中跟了下來，一直夠奔呂閣寨。前邊的呂登清到了門口，一齊下馬，他一看棚中黑洞

洞的，也是沒有亮兒。呂福說：「諸位，咱們先把燈全點著了。」此時那此親友們，全都迎了出來，與他賀喜。呂登清說：「福

兒，你將彩轎搭到後邊喜房去吧。」呂福這才帶著他們，穿宅過院，來到後宅屏風門內，放平了轎子，撤去橋桿，摘下轎頂，將轎

子合了門口。呂福說：「劉楊二婆，快來侍候主母下轎。」裡邊答應。呂福將轎夫帶到外面，用手將屏門倒帶，來到外面與登清道

喜，此時那裡院，喜房的劉媽，上前來解轎門的絆兒。誰知全是死的扣兒，遂說道：「楊姐，您看他們可真不知道甚麼，那有結死

扣的呢？」楊媽說：「您怎麼啦，他們這是搶人家的，那有工夫去講這些吉祥事呀。忙著慌著，這是暴勁。」劉婆子手中拿著一個

蘋果，一邊說，一邊將轎簾打了起來，一股臭氣撲鼻，原來石祿吃了酒席，喝了涼水，肚子裡開了鍋。他坐在轎子裡這麼一悶，是

足一放屁。婆子往轎子裡看，是黑洞洞的看不見人，說道：「主母，您咬一口蘋果吧。您夫婦好平平安安的。」石祿一見，忙伸手

就把那蘋果搶了過來啦。他在裡頭這麼一吃，劉媽一看忙說道：「楊姐，這轎子裡是主母嗎？要是主母，應當接了過去，如今他這

一搶，恐怕不是吧？這三更半夜的。」楊媽說：「劉姐你快把照妖鏡拿來。」楊媽忙到了東屋，先把紅蠟點著了，右手拿著一把古

銅鏡子。劉媽掀轎簾。石祿看見燈到啦，忙用百步吹燈法將燈吹滅。嚇得兩個人，是膽戰心驚。劉媽說：「楊姐呀。這個裡頭准有

邪魔外祟。」楊媽說：「有咧！我把燈再點上，你把轎簾猛勁一打開，我用燈往裡去照。」楊媽答應。那劉媽二次點了燈，楊媽猛

勁兒把簾子往起一打，劉媽用燈往裡一照。那石祿說道：「你們照甚麼呀。」說著又將燈吹滅，跟著跳了出來，看這兩個婆子，怪

肉橫生，心說：這兩個也不是安善的良民。那兩個婦人早嚇的倒地。石祿上前一腳，先踢死了劉媽。那楊媽一見，往外就滾，又被

石祿上前，「吧」的一掌，將頭打碎，也死於非命。

　　這時屋院內，就是兩個婦人，並無外人。當下石祿將兩個死屍，抬到東裡間屋內，推到牀底下了。他看見牀上，有個炕桌，放

著一個點心匣子，還有一盅白糖水，遂伸手打開匣子，吃了些個點心，又喝那盅糖水。一下子沒留神，燙了他舌頭一下子。石祿

說：「不用說這裡人不講理，連水都咬人。」說完他出來，將屋內隔扇倒帶。他又到西裡間來看，也是一份牀鋪，上面安放著被

褥，也有一個小炕桌，上面有香油燈。石祿上前一撥，人家全往外撥，他偏往裡撥，「哧啦」一聲，燈滅啦。當時屋子裡就黑啦。

他坐在牀上，頭衝北，腳衝南，將鹿筋繩解啦，脫了上身衣，敞著懷，便躺下了。頭一著枕就睡著了。不言他這裡。

　　且說呂登清，在喜棚中陪著大家吃酒。有人說：「員外您這位賢夫人，但不知是那一家？登清說：「是莫家村的。」原來此人

姓李雙名銅山，專以放賬為生，大家與他起了一個外號，叫活閻王李三。他放的是崩崩兒錢，九八出滿錢入，當天給加一弔，第二

天給就是�二弔錢，一天長一弔錢，這錢您要是借了不給，他有一個二弟，在呂登清手下當教師爺，大家與他起了一個外號，叫玉
面閣羅李銅海，指著呂登清的勢力，在外傷人不少。當時李銅山一聽是莫家村的姑娘，嚇得他就是一哆嗦。李三說：「員外，是誰

家的姑娘呢？」呂登清說：「三弟，你要問是誰家的姑娘啊，要聽我手下人所說，莫方說過，有人要敢到我這村中來搶人，我能到

呂閣寨。殺個乾乾淨淨。這全是外人替我那岳父吹氣冒煙。真嚇得咱們這裡人，全不敢上那村中去做買賣去。我因為在後面，看見

我那些個少婦長女，全不合我的意啦。這才有福兒獻計。我用托媒之法，看中了花刀將莫方之女名喚彩娥，我這才派呂福前去下聘

禮。他老人家正合心意，當時應允了此事。不用說，他是要借著我義父的聲望一用。那時有用人之處，向他一說，如同探囊取物一

般。莫方拿八字一合婚，稍微有一點隔閡，要不然早將嫁妝跟姑娘送到本宅。」李三一聞此言，心中暗想：他這內中一定有虛情。

遂說：「員外，這個姑娘，是您去娶來的還是人家給送來的？」呂登清說：「我耗到三天，他們沒送來。我才帶著打手，抬著轎子

前去。走在半道上，有他的伙計，名叫王英，向我來說，說我們夫妻犯五鬼星。」李三說：「員外，我見此事，可不大可靠。」呂

登清說：「此事料也無防。當時我在院中，也想到此處。因為我要進屋去看，到了廊子底下，回頭一看他，那莫方昂然不動，面目

不敢變。准知道他沒有他事。」李三說：「那麼當時他兒子以及徒弟們在家沒有？」呂登清說：「全上西川送鏢去啦。」李三說：

「好！那麼您就快去入洞房去吧。」呂登清一聽，這才站起身來，往外走去。呂福說：「李爺您陪著眾親友往外邊飲酒，待我陪我

家員外入洞房。」大家一聽，連忙說：「大管家您將員外送到後面，趕緊回來。」那呂福答應，手提牛角燈一盞，往後面去了。

　　主僕歡歡喜喜的走。呂登清說：「明天你要早起。我將後面的少婦長女，叫到外面來。那時叫你們大家來看，誰與這個有緣，

指與我，那時我就叫她隨你們回家，成為夫妻去。」呂福說：「那我們可不敢。無論那一個少婦長女，只要是與您同牀共枕啦，那

便是我的主母。奴才我可不敢擔。」呂登清說：「你有所不知，因為我與他們早已無有緣啦。這不算你們以下犯上，這是我出於肺

腑。你們要是不領走她們，那時我也把她們逐出門外。因為我此時，早已印上了莫彩娥，別人我是不希望要啦。」呂福說：「您趕

緊去吧。」呂登清說：「你們就照樣辦才好。」說話之間，已經來到後院，進屏門把門關好。屋子院子全是黑的，轎子還堵著門口

呢。便走過去把轎子往旁一推，這才上前來叫門。叫了兩三聲，無人答言，忙用手一推，門分左右。他便進了屋中，摘下帽子，脫

下大衣，細一聽西屋有人呼聲如雷，不由心中納悶。心說：這是誰在我屋中睡覺啦，待我看看去吧。說話之間，來到西裡間一看，

長壽燈已被吹啦，便過去到牀上伸手一摸，就把石祿給摸醒啦，不由一怔，心說：「這是誰摸我啦？也許銅頭來了。他可沒說。呂

登清不知，還用手來摸。一摸頭，頭大如斗。正要往下再摸，石祿大聲說：「小子，你別摸啦，再摸我可要咬你啦。」這一嗓子嚇

了呂登清一跳，轉身往外就跑。那外屋的門還沒開呢，他就往外跑，一下子就撞回來啦。急勁兒一抬腿，就將門給踹啦。來到院

中，捏嘴唇哨聲一響，外邊就亂啦。活閻羅李銅山說：「大管家呀，後面哨子可響啦，快去看看去吧。」呂福一聽，連忙跑到後

面，一聽院子內還響哪，便問道：「大員外，有事嗎？」呂登清說：「不錯有事。快去齊人。」呂福答應，回身來到外邊，拿過一

面鑼來。一棒鑼聲，那銅山銅海弟兄二人，各持軍刃，就往後面來啦。此時石祿在屋中看賊人已然出去啦，他忙下地，穿好了衣



服，結好�字絆，皮條帶紮好了。外面呂登清說道：「你們快進來吧。」李銅山說：「員外您倒是把門開了哇。」呂登清一聽，這
才上前開了門。李家弟兄二人進來問道：「員外呀，洞房有事嗎？」呂登清說：「有事。那洞房之中，有一黑漢，說話甕聲甕氣

的。」說著話便向屋中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快出來答話。」石祿說：「是我。」呂登清說：「你出來呀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從那裡

出去呀？」呂登清說：「你愛從那裡出來，就從那裡出來。」石祿說：「好吧。我從窗戶出去吧。」說完他上了八仙桌子，一踢

腿，「嗑哧」一聲，窗戶踢啐，他就從窗戶跳出來啦。按這套書名為善惡圖，石祿一出世的時候，就表說過。善惡兩種人遇見石

祿，就能分別出來。善人遇見他才能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；那作惡之人遇見他，人亡財盡。如今這個呂登清就算是一個惡人。平日

所做所為，無一不是傷天害理。所以莫方遇見石祿，他家到是平安無事。這呂登清可倒了血霉啦。兑城縣的知縣，清如水明如鏡。

不過因為懼怕蔡京，這才不敢動呂登清。那知縣明知他所做所為，實為土匪之流，便在暗中燒香禱告，請求上蒼睜眼，早收惡人。

　　不言知縣，且說石祿跳在院中。那呂登清一看，出來這個人，非常魁梧，忙叫道：「李家二弟兄，快上前將此黑賊拿獲，送到

當官，問他攪鬧我的洞房之罪吧。」李銅山一聞此言，提刀上前，說道：「醜漢，你喚作何名？黑夜之間，來到這裡。」石祿一看

他們來了不少的人，各執軍刃，遂說：「哪一個叫銅頭呀？」呂登清答言：「我叫銅頭太歲呂登清。」石祿說：「方才我在屋中睡

覺。是你摸我嗎？」呂登清說：「正是某家。李家弟兄上啊，千萬別叫他脫逃。」李銅山說：「員外您自管放心。有我弟兄，料者

無妨。」說話之中，上前說道：「黑漢你報上名來吧。」石祿說：「我找銅頭。你是乾甚麼呀？你小子叫甚麼？」李銅山說：「我

姓李名銅山，外號活閻羅的便是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快去吧，閻王爺叫你啦。」銅山說：「你滿口裡胡言亂道。快報名姓，我刀下不

死無名小輩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姓走名叫走而大。你小子把那口鬼頭刀借我用一用，我把他們大家全包了園。」李銅山說：「你從那

裡來呀？敢在此鬧洞房。」石祿說：「不是我來的，是你們用那間小屋子，把我搭了來的。坐在那裡任甚麼也看不見。後來有人把

簾子給打開，就給一個蘋果吃，再要不給啦。他們兩個人用燈照我，叫我把他們打睡啦。」李銅山說：「小子別費話。」說著上前

掄刀便砍。石祿往旁一閃，刀就空啦，伸手抓住刀背，反手一個大嘴巴，「吧」的一聲，就打了一個腦漿崩裂，死屍翻身栽倒。石

祿把刀奪到手中，遂說：「我倒有口刀啦。」那李銅海一看他哥哥死啦，忙一捧單刀，上前來迎戰，說：「好一個膽大的走而大，

你放傷我胞兄！」石祿一看此人，身高八尺，白煞煞一張臉面，手捧一口單刀，便問道：「小子你叫甚麼呀？」銅海說：「你家二

太爺，姓李雙名銅海，外號玉面閻羅。」石祿說：「你也叫閻王爺。你不打聽打聽，我才是你們大家的閻王爺呢。」李銅海上前托

刀一紮。石祿往旁一閃，用刀一押他刀，往裡一推刀，直向他脖下削來。李銅海忙一低頭，刀可是過去啦。石祿一伸手早將他刀抓

住，說的慢那時可快，他左手揪住了刀，往懷中一拉，右手的刀，往前一遞，當時連肩帶背，就給砍死了。呂登清一看，這個走而

大實在兇猛，連忙叫道：「福兒快上前圍這個黑漢，千萬別叫他走啦。」石祿一聽他要走，連忙扔下刀，飛身跳到屏風門口，就把

門堵住了，大聲說道：「銅頭啊，你要走嗎？」那呂登清一見，便奪過呂福手中的刀，說道：「你還敢把你家太歲爺怎樣嗎？」石

祿一見，上前伸手抓住了呂福，說道：「小子我不用拿刀砍你，拿人就可以把你撞倒啦。」說著話石祿用呂福向呂登清撞來。此時

呂登清正拿著一口樸刀，見人撞來，連忙往旁一躲，沒躲開，竟撞在身上。二人全行倒啦。呂福爬起來正要跑，石祿趕奔上前，伸

手抓住了他的腿，說道：「小子，你要跑還成？」那手早將他絲鸞帶揪住，一回身就把他舉起來啦。

　　呂登清一見，忙爬起舉刀來砍石祿。石祿便用呂福來迎刀。呂福一看忙說：「慢砍，員外是我。」那已來不及，「噗哧」一

聲，竟砍掉一雙胳膊來，疼的呂福一咧嘴。石祿說：「小子，你還樂啦。」呂登清說：「走而大你趁早的撒開我那奴才。」說完他

往旁邊一閃，說道：「你們大家先把他圍上，治死他有我哪。」眾人一聽，各擺單刃上前來戰。石祿見刀槍齊來，全用呂福來迎。

這也是他的報應循環，竟死於亂刃之下。那石祿用死人來打眾人，少時那死屍全碎啦。他用死人砸活人，這活人有許多的，全被死

人給砸死啦。那呂登清一看不好，他就往門口兒走。石祿一見，暗說：「不好，銅頭要跑」，遂說道：「銅頭啊，你別走。」說著

他把死屍扔下，踴身越過牆去，二反進屏門來迎，正遇呂登清要出屏風門。石祿一探左手，將他脖領抓住啦，往懷中一帶，右手就

奔了他的腦袋。呂登清忙用雙手迎住他手說道：「黑漢，你敢把你太歲爺怎麼樣？」石祿說：「你是銅頭嗎？」呂登清說：「正是

你家員外爺。」石祿說：「我瞧你這個腦袋，不是銅的呀。你是肉頭吧。」說著話把他就舉起來啦。呂祿說：「那一個黑漢，你敢

把我家員外舉起來。他可動不得，那可真成了太歲頭上動了土啦。」石祿一聽笑道：「我偏動一動他，到看他能用手把我埋了不

能。小子你今天吃的是甚麼？」呂登清一聽，以為是說出來，他就放下呢，遂說：「我吃的是餃子。」石祿說：「小子你吃蒜啦

嗎？」登清說：「沒吃。」石祿說道：「小子你來個天砸蒜吧。」左手往下一領，右手往上一送，頭朝下只聽「吧嘰」一聲響，是

紅光崩現，萬朵桃花，流了一地。

　　東房上有人說話，正是雙鞭將鄧萬雄。那萬雄心中所想：他既說出走而大，我就叫他走大哥。遂說道：「走大哥您還不跑

哇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不跑，我還找那些小銅頭、鐵頭錫拉頭，這些頭全是銅頭養活的。」此時院裡的人，全是缺胳膊短腿的，就是

說，院子裡的人，一個好人沒有。他不會說，所以說出這麼一句話來。說完之後，進了院子來，找方才說話之人。也是呂祿，平素

不作損事，沒說過壞話，所以他命不當絕。他恐怕被走而大拿著，要了命，便趴在死屍一塊，用血抹了一身一臉，假作已死。鄧萬

雄說：「走大哥呀，你還不快走。」石祿一想心說：這個人許是銅頭一塊的，要不然他怎麼不認識我呢，也別叫他跑了。想到此

處，飛身上了東房，大聲說：「小子你也是銅頭養活的。」鄧萬雄說：「不是。」說著話叫了他四個弟兄，五個人下了房，直奔莫

家村跑來。石祿那如何肯放，他也在後追了下來。鄧萬雄五個人走在中途路上，說道：「大半石大哥是個傻子。你聽他說話的聲音

呀。」石祿在後面一聽，這才慢了腳步，要不然早追上啦。原來石祿是見了惡人，假作憨傻。真傻哪還能學會武藝呢？當下鄧萬雄

帶著四個師弟，向莫家村跑來。到了村內，沒容叫門，一直越牆而過。那莫方正在院中，忙問：「甚麼人？」鄧萬雄說：「師爺，

是我弟兄。我石大哥莫不成是個傻子嗎？」莫方說：「不錯，他到是有點缺心眼。你們快到屋中去吧。」鄧萬雄這才進到南屋。李

氏說道：「你們五個人為甚麼這個樣子啊？」鄧萬雄說：「師娘，您是不知道。要不是我弟兄腿快，叫我石大哥追上，我們弟兄全

都大小帶點傷。」李氏說：「那麼呂閣寨的事情怎麼樣？」鄧萬雄說：「我們奉了我師父之命，到了呂閣寨，在暗中觀看。那石祿

膽量真大。到了那裡，正趕上他打死一片人，將呂登清天砸蒜，花紅腦髓崩出，腦袋全入了腔子裡啦。那小子算是遭了報啦。師娘

啊，我以為您就是我親民樂業，傳至太宗孩兒一場。」說著便將利害說出。不知李氏怎麼答對。此後熱鬧節目，石祿追群雄，誤走

火龍觀，火燒石祿，大鬆林劫二老要褲子；魯清用計打佟豹，盡在後文書中再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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